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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織泰雅夢 ──尤瑪‧達陸

受平地教育、大學中文系畢業，一半泰雅、一半漢人血統的尤瑪，
在因緣際會下回到部落，展開漫長的尋根之旅，
進而生出對泰雅染織文化的濃厚孺慕情。
 (莊坤儒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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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前仆後繼的部落復振案例中，以文化認同出發的極多，但是能兼顧文化與部落生計的卻十分罕見。因此，大安溪畔泰雅族的尤瑪．達陸，從自己學習傳統織布起步，一路走到建立染織文化園區、提供部落就業機會的故事，就令人眼睛一亮。
舉止從容，談話慢條斯理的尤瑪，就像她的作品給人的優雅質感。她以生命編織的泰雅織染夢，將會如何成形？她的產業觀，又將帶給急切渴望部落發展「文化產業」的原、漢人士怎樣的啟示？
座落在石礫滿佈的大安溪河畔，與陡峭山壁遙遙相望的苗栗縣泰安鄉象鼻部落，原本是個寧靜的山村，近年來河邊的「泰雅染織文化園區」常傳出陣陣機杼聲。白天裡，染織工場五、六台現代化的高織機不停輪轉，婦女們各據一方，負責「配色」的女孩專注地在完稿紙上畫出一格格色彩；有的則站在牆邊「整經」──將數百條紗線按配色順序排列；負責「穿綜」的婦女，則將整經過後的一條條紗線穿在不同「綜片」上；最後有人操作高織機完成織布程序。
緊鄰織布教室的是間染房，挑高屋頂下垂掛著一束束紅黃藍綠的美麗麻線，與地上冷冽的不鏽鋼染缸相映成趣；另外一個房間則是後製作中心，裁布聲和縫紉機的躂躂聲不絕於耳。
這方空間之外，不遠處有片種植苧麻和染色植物的田園，一棟全以竹子、杉木搭建、即將開幕的染織博物館，傳習中心、研究中心則位在工場二樓。走進這片由上游到下游的完整染織天地，外人很難想像，這是由一個人獨力打造而成，而負責人尤瑪．達陸，17年前竟是位從沒碰過織布機的女子。
說起尤瑪和織布的淵源，其實有些苦澀。
民國79年，尤瑪還叫做黃亞莉的時候，台中縣立文化中心編織工藝館正要開幕，負責「編織技藝重現」的黃亞莉，在遍尋老藝師不著的尷尬時刻，媽媽提醒她可以找擅長織布的外婆上場。就這樣，以前在她心目中屬於「遙遠古代」的織布機忽然間活了起來，立刻和她的生命起了某種神秘連結。
尤瑪在工藝館工作的過程中，不斷接受到「原住民曾有過很高深織布技術」的訊息，但在一次進修課程中，一位老師卻率直地說，「現在去研究台灣原住民織布技藝已經太晚了！」因為「只剩下物質的糟粕，背後的精神已經像過往雲煙不再存在了！」這番話燃起了個性倔強的尤瑪找回泰雅傳統的強烈企圖。
學做泰雅婦女
民國80年，尤瑪離開穩定優渥的公職，搬回部落，白天在田裡栽種敏豆，晚上向外婆學習織布，也把漢名改為原住民的本名。但當她要進一步學習泰雅織物的形制、質材、圖紋時，外婆卻認為她的技藝不足以擔任傳承角色，必須求助其他長者。然而，泰雅織布技術有「母女相傳，不傳外人」的傳統，就算可透過「向老師買技術」的方式學習，又礙於尤瑪的家族是日治時代才遷入，屬於後生晚輩的她，拜師之路一波三折。
尤瑪回鄉時，正是原運風起雲湧的年代，都市原民青年紛紛重返部落，矢志復振文化。大安溪有群青年組成「泰雅北勢群文化協進會」，分別切入祭典、語言、歌謠舞蹈、部落歷史等領域，整理紀錄泰雅文化，尤瑪加入後，由於是唯一的女性，順理成章地按傳統角色分工，研究編織。
為了更深入了解編織，尤瑪在民國84年考上輔大織品研究所，87年以泰雅傳統織物為研究主題取得碩士學位。經過多年的學習、紀錄，尤瑪不得不承認當年老師的話，現在要找出純粹的泰雅傳統，已經太晚、太難了。
「若是日治時代2次的理蕃政策不是特別針對泰雅，若沒有二百多場大小戰役，泰雅的文化或許不會這樣真空。」尤瑪感嘆，部落長時間顛沛流離，不僅使得許多文化技藝佚失，生活也因陋就簡，填進部落的日常用品又非常混雜，生活美學無所攀附，所謂「純粹」何在？因此在找回傳統的同時，必須重新建構已然瓦解的泰雅生活、儀式制度，讓族人進入那樣的生活秩序當中。
重建新傳統
「17年來，不論轉換什麼角色，我持續處理的就是這件事，」尤瑪解釋，相較於排灣、魯凱等傳統制度保存較好的族群，他們可以循著原有的系統來復興工藝，百年來也陸續都有一群人在做木雕、琉璃珠、服裝等，根還存留，因此他們形成工藝圈的速度和水準都優於其他族群。相形之下，泰雅做起來辛苦許多，但是不從重建文化做起，工藝也將流於空洞。
因此尤瑪還在輔大就讀時，就帶著織布工具回到大安溪沿線開班授課，免費教各部落婦女織布。雖然有些長輩質疑尤瑪所教不是「傳統泰雅的」，尤瑪卻認為，與其用傳統的「地織機」，難學又辛苦而嚇走學員，不如以現代的「高織機」和教法為起點，但保留傳統的形制、圖紋，讓部落婦女們容易上手，才能讓更多人進入門檻後，再回到傳統，而把技藝延續下去。
當然，保存傳統織布的整套技藝是絕不能偏廢的。尤瑪認為，在製作傳統服飾時，就必須從麻線到染色、織作，完全遵循古法。她在象鼻部落種植苧麻做為線材，及薯榔等植物做染料，一步步重新營造一個「泰雅的」織布環境。「必須長期與土地生活在一起，傳統的東西才會流回我們的生命，」她說，如果用現成的紗線、布料，就會缺少「從土地裡長出的知識」。
「當我對自己的文化瞭解愈多，就愈欣賞自己的祖先，」尤瑪常回想部落老人說的話，而有恍然大悟的驚嘆。例如外婆曾說泰雅祖先去另一個世界時，那邊的規則是「少就是多」。因此，在泰雅祭典中，沿路插著用來呼喚祖靈的竹枝，上面垂掛著一個個小祭物包，以前尤瑪不明白長輩對祖先何以這麼「小氣」，後來她體會到，因為原住民的物資有限，「少就是多」顯示了祖先的體貼，以及和自然共存的智慧。
她於是思考如何把「少就是多」的哲學運用在織品設計上，「如果我很用心地做出耐用又好看、樣式簡單而可以有各種不同穿法變化的衣物，那麼一件就夠了，豈不是就能把少變成多了！」
先掌握麵包
近年尤瑪從文化復興朝向產業思考的轉折，源於長期和部落婦女生活在一起，深刻體會到她們的家計重擔；另一方面，則是希望形成新的織布文化，「說新的織布語言」，而這需要部落認同支持，這也驅使她務實地轉向改善部落經濟而努力。
「七、八年前，我會堅持先談文化再談經濟，但當真正面對部落後，我承認賺到麵包這件事不但有用，而且是十分迫切的。」她回憶，初開教室時，有的學員情緒起起伏伏、三字經滿天飛，也有學員的先生喝酒後來鬧場，拿番刀揮舞、砸壞教室的織機、電腦，還有學員地震至今仍家徒四壁，讓她深刻了解到，唯有在安穩的環境中才能求技藝精進、傳承文化、創造文化，也才有發展生活美學的可能。
「日本有和服做為織品工藝的基礎，光一件腰帶就可以賣到幾十萬元台幣，因此有技藝精進的動力和條件。」尤瑪感嘆，原住民工藝想要從零一下子躍升為新興產業，是相當危險的。因此她在各部落推動每年定時的傳統祭典，希望刺激族人對傳統服裝的需求，而她多年來持續教導各部落織布，無非是希望大家把技藝帶回去，「希望有一天，泰雅的婚禮能和排灣、魯凱一樣，族人以穿著傳統禮服為榮。」
至於未來產業應如何成形？尤瑪的先生弗耐．瓦旦坦承，其實還處於摸索掙扎的階段。首先他和尤瑪不認為發展觀光是唯一一條適合部落的路，因為大眾化市場將使他們疲於奔命而利潤微薄，染織村的理想也將更不可能實現。
以往尤瑪雇用婦女織布的經費，大部分是靠接政府或博物館的案子支持，2003年後申請勞委會的多元就業方案補助，每人每天可領800元補貼，生活趨於穩定，可更專注於織布工藝的學習和創作。但依賴公部門經費終究不是長久之計。
「目前我們的產品還很難有經濟效益，」弗耐表示，雖然尤瑪也開拓具民族風味的現代化產品，曾透過展售、觀光飯店等少數管道行銷，但銷售情況都不算穩定。
外人看似風光的局面，其實距離「產業化」還有一大段長路。比如究竟要發展內需市場還是外銷？如何找到具有商品開發能力的設計師合作？他們堅持的手工產品應採取怎樣的行銷模式？在在都是令人頭疼的問題。
從蜜思佛陀到維他命
從一名部落文化的學習者，變成傳承者，再到教育推廣，現在又成為部落經濟的帶領人，尤瑪表示每隔幾年，自己就會面臨巨大的心理衝擊和調適，因為每個角色需要的生命特質極為不同，她之所以能苦中作樂，是因為有一個核心價值在支持，目的都是要讓泰雅的傳統織染工藝活過來、傳下去，她也立定心志這輩子只做這件事。
雖然最鍾情的是研究工作，尤瑪對於現階段扮演「經濟人」的角色，以「商人具備文人心」自期，若能把祖先的生活智慧和美學展現在商品上，讓人慢慢體會品味，甚至可做為留給孩子的寶貝，就不會讓她視生產販賣為一樁難過的事。
「但是這也需要社會對原民文化的欣賞和接納，」尤瑪語鋒一轉，希望台灣社會「不要只把原住民看成蜜思佛陀或SKⅡ，而要看成維他命。」讓真正的原住民文化特色不僅僅是表面的妝點，而是必需的養份，原住民文化才能真實地累積厚度，並開出美麗的工藝花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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